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-1

云何為大？1.含容大；2.殊勝大。

先說1.含容大：

如中國話曰：「能容乃大」。故以能含容故，稱之為「大」。

於是乎，所謂「大乘」者，其包括「人天乘」．「聲聞．辟支佛乘」與「不共之大乘」。

因此，很多人所讚歎．崇仰的「大乘」；卻未必皆比「聲聞．辟支佛乘」高明！

次說2.殊勝大：

因比「人天乘」．「聲聞．辟支佛乘」高明者，才為殊勝大。

以殊勝大故，能稱為「不共法」。

然究竟是何法，方為殊勝的「不共法」呢？

或說是「大悲心」，或說是「菩提心」，或說是「度眾生的行願」。

其實這些都與「人天乘」相近，而很容易混淆。甚至發「欲成佛之心」亦然。

以我個人所體會的：只有以「見性」，而證得「中道不二」法門；方為殊勝的「不共法」。

性者，即普遍性與永恆性。

見性，或見空性，見無我性，見真如性。

中道者，不偏不倚，不即不離。

不二者，既性相不二，也理事圓融。能定慧等持，又福慧雙修。

有煩惱，亦菩提。在生死，即涅槃。世間即是出世間。

如前所謂：人天乘以發「增上心」故，還是「順生死流」也；「聲聞．辟支佛乘」以發「出離心」故，能「逆生死」而還滅也。

至於不共大乘者，能悟得「順逆不二」而於世間．出世間皆能「不出不入」也。

以不入世間故，無煩惱。以不出世間故，能度眾生。

如禪宗所謂：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也。

以上之不共大乘，能知者已寥寥無幾，能證者更鳳毛麟角。

所以實際流傳於世間的大乘，卻是共「人天乘」的大乘爾！

因為掛上了「大乘」的名號，就似很高明．多偉大，其實還卑鄙得很！

恥有所不知，恥有所不能，恥有所不淨，迴入於大乘。

「有所不淨」：意思是羅漢雖斷盡煩惱，業習的力量還在。

「恥有所不知，恥有所不能，恥有所不淨」：學聲聞乘者，以羅漢猶「有所不知，有所不能，有所不淨」而為恥。
如已證得解脫果了，還會以什麼為恥嗎？

若還有恥心，即未真證得解脫也。

「迴入於大乘」：然而云何從聲聞乘者，迴入大乘呢？

以我的看法：聲聞乘者，雖先求「解脫自在」。不共大乘者，當證得「圓滿不二」。

故不妨從「解脫自在」的前提，再進昇為「圓滿不二」。

像我最初對於人，是先期做到「無所求」。後來才覺悟：能從「無所求」的前提，再結善緣；不是更圓滿嗎？

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，緣起大悲心，趣入於大乘。

「趣入於大乘」：趣人大乘的門路，略分兩種：從理性入，從感性入。

 前面所說：從「見性」，而證得「中道不二」法門。當是從理性入。

此之，「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」，乃是從感性入也。

至於從理性入，較不易退墮；還是從感性入，較不易退墮呢？

我的看法，乃以從理性入，較不易退墮。何以故？理是具普遍性與永恆性，如何能退墮呢？

至於從感性入者，常因於一時的衝動，過後就衰竭了；或因遇著逆境，便沈溺不起了。

或以信願入，或智或悲入。或依聲聞入，或天或人入。
「或以信願入，或智或悲入」：前面所說，趣人大乘的門路，略分兩種：從理性入，從感性入。 

從理性入者，亦可說是「智入」。

從感性入者，乃再分為「信願入」與「悲入」。

智入者，若未達成「見性」的功夫，乃還未登堂入室也。

至於「信願入」與「悲入」，實更容易與人天乘混淆。

「或依聲聞入，或天或人入」：入大乘者，有的從聲聞入，有的從人天入。對我們現存於人間的眾生而言，似從「人」入，最直截了當。實則未必！

趣入大乘者，直入或迴入，相應諸教法，實說方便說。
「趣入大乘者，直入或迴入」：趣入大乘者，有的直截了當，一門逕入；有的迂迴轉進，先修別道，再入大乘。

「相應諸教法，實說方便說」：在諸教法中，能教令直入大趣者，即稱為「實說」；反之，教以迂迴轉進，先修別道，再入大乘的，即稱為「權說」或「方便說」。

為何不用「實說」，而用「權說」或「方便說」呢？

為眾生中，有此根機者，太少也。說了，不是不相應；就是被誤解．濫用。

像我們常聽到的大乘佛法，便不是被誤解，就是被濫用。用到現今，大乘佛法便成為「山頭主義」的搖籃。

常借「修福」的名義，而剝削．壓榨；還美其名為「我願無窮」！真是名師座下多羔羊！

眾生既習以「增上」而發心，雖想不偏一邊；習性上卻還是不免偏一邊：偏有求、偏有為。

所以修「聲聞乘」法，雖也是偏另一邊，卻正有「逆習．對治」的效果。

尤其像俗謂的「矯枉過正」；雖證得中道，才是最後的目的，但「矯枉過正」卻是必經的過程。

於是乎，修「聲聞乘」法，便是大部分眾生，不得不經歷的過程。這是第一種「方便道」。

其次，有些眾生對於「逆習．對治」的「聲聞乘」法，猶不能相應．接受。只好更說些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的教法。

「先以欲鉤牽」，是已當下兌現了；「後令入佛智」，實遙不可期。這是第二種「方便道」。

這當是更迂迴的了。故「方便說」，與其說是給信眾方便，還不如說是給教者的方便─攝眾斂財的方便。

這就是當今倡言大乘佛教的真面目。

眾生有佛性，理性亦行性。初以習成性，次依性成習；以是待修習，一切佛皆成。
「眾生有佛性，理性亦行性」：修大乘菩薩道的目的，眾說皆為「成佛」。然而眾生可能成佛嗎？這有何理論的根據？

理論的根據乃為「眾生皆有佛性」！然而「佛性」又是什麼呢？

首先是以「諸法自性空」故，迷可轉悟，染可修淨。故眾生可能「成佛」。

然而草木器世，也是「諸法自性空」故，卻不能「成佛」。

故其次，佛性是指「能覺之性」。能覺諸法之性．相。

以能覺故，才能「成佛」。

最後，也非覺了，即能成佛。還得悟後啟修，由修行至圓滿，才能「成佛」。

故理性是指空性與覺性。行性是指悟後啟修，由修行至圓滿。

「初以習成性，次依性成習」：初以聞法熏習，而能覺悟其性。次於悟後啟修，故將正見化為正軌，而成菩薩的動力與驅向。

「以是待修習，一切佛皆成」：以此是待覺悟．待修證，才能成佛。非本來成佛，也非保證成佛，更非人人皆可成佛。

註：從原始佛教的觀點來看：1.有佛之世，猶曇花一現；2.大千世界，唯有一佛示現。3.無師自悟者，方能稱為佛。所以眾生中能成佛者，當是微乎其微。

從「修行本無終點」來看，亦無「成佛」之時。

從「合法」的觀點來修行，比欲成佛而行菩薩道，應更單純．簡潔。佛以法為師，「成佛」乃為「合法」爾！

發心名菩薩，眾生之上首。世出世功德，悉由菩薩有。

「發心名菩薩」：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，意思是「覺有情」。有情是指有情眾生。至於覺者，乃分「欲覺」與「已覺」和「究竟覺」，又分「自覺」和「覺他」。

欲覺：是初發求覺悟之心。

已覺：對諸法的實相，已覺悟見性了。

究竟覺：已覺至究竟圓滿，即無謂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

「發心」，乃指「發菩提心」，或初發求覺悟之心，或久發求覺悟之心。

發心之時，雖未即悟，但已為眾生中至尊敬．至高貴的了。何以故？

「世出世功德，悉由菩薩有」：因為一切世間．出世間的功德，悉從覺悟而有。

而覺悟者，乃從發心而有。

何況菩薩除自覺外，更能覺他。因此謂一切世間．出世間的功德，悉從發心而有。

註：從禪宗的觀點來看，發心求悟，乃為有「疑情」也。

以有「疑情」故，才能作逆向思考；以逆向思考故，方可能得悟。

若順著眾生的習性發心，終究只是「增上心」「順生死」而已！

菩薩之所乘，菩提心相應，慈悲為上首，空慧是方便。依此三要門，善修一切行；一切行皆入，成佛之一乘。
「菩薩之所乘」：初發心時，雖不具章法；然欲究竟圓滿，就有其不可或缺的三要素：菩提心，慈悲心，空慧。

菩提心是求覺悟，而悟者，竟悟了什麼呢？也不過是「諸法從緣起」而已！

以「諸法從緣起」故，內銷成無我，外延成無限。外延無限故，眾生與我乃一體爾！由是自成為「無緣大慈．同體大悲」之心。

內銷無我故，自成就為「無所累．無所得」之方便善巧。

故過去我曾說過：一觀三心。以緣起觀，而同時具足菩提心．大悲心和出離心。

「依此三要門，善修一切行」這既是大乘的通則，也是將人類特質─憶念勝．梵行勝．勤勇勝，發揮到極致的結果。儒者，亦謂「智．仁．勇」為三達德。

有趣的是：勤勇在此卻對應於「出離心」與「無所得」，是內銷而非外求也。

故古人曰「非將相所能為」也。

